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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们所见，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塑造生产典型和定义社会关系长达两个世纪的工业经济被

改变，发展成以 Yochai B enkler所称“财富网络”为特征的去中心化的、开放的信息经济。随着参与



式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技术（许多人称之为 “Web 2.0”）的发展，我们见证了一个由社会结构、生产

模式和文化构成定义的经济的形成，这种经济改变了信息生产和交互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分散式共

享、合作和传播的全球化、网络化世界，但是也创造了暴力反击的条件和新形态的监控。

 

       是什么使社交技术有别于单向的广播式传播技术呢？首先，使用当代社交技术的门槛非常低。一

旦能够接入互联网（当然，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人都能够发布推特、上传图片和 /或视频、发

表博客并下载一系列丰富广泛的媒体内容。其次，社交技术确实非常“社交”，即它们是公共的，由

社群进行生产，并促进新的社群产生。社交即为跟进、参与、结交——这是一种认识技术的新方式，

与为了“去做”某事的实用性用途（即个人计算机使用革命的原始模型）的认识视角，或为了“限

制”利用的私密性用途（如商业领域对知识产权的热衷）的认识视角都截然不同。社交技术能够孕育

出跨越地理、年龄、阶层、民族、性别等边界的社交群体和公共文化，同时也使这些群体和文化更加

复杂化。再次，社交技术的发展历史呼应、影响并塑造着人类社会和社会结构的发展：为了写作而写

作是一种社交技术；邮政系统是一种社交技术；电话、电子邮件、即时通讯都是社交技术。这是因为

它们都创造了交流、对话和互动的关系与网络，而这些正是一个社会建立起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所必需

的条件。

 

       当下，虽然社交技术在民主化和去中心化方面的潜力广受赞赏，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像对待所有技

术一样，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使用几无门槛，可以支持非常广泛的人群积极参

与。它的信息传播是全球性的，并且常常是通过一些不稳定的渠道使得有些原本可能完全被泯灭的声

音得到关注。如果没有手机、推特和脸书的普及，埃及塔里尔广场的游行可能不会为人所知。然而，

社交技术也同时受到政治利益和企业利益的钳制，被用于大规模采集人们的各种行为数据，由此创建

逼真的消费者形象描绘、追踪身份、造就更高形式的人群监视和控制。

 

        ……我们在讨论数字人文时提出这些相关问题是为了强调社交媒体可以用于实现民主，但也可以

用于实现支配和征服。所以，在欢呼网络互联在全球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支持民主和促

进社群建设并非是网络技术固有的性质。它同样可以为暴力冲突、公众监管，甚至种族灭绝创造条

件。毕竟，作为 19世纪网络和社会性技术范例的铁路系统虽然带来了跨国迁徙和全球工业化经济，但

在 20世纪也为强力驱逐整个种族使其惨遭屠戮提供了技术手段。

 

       源源不断的信息交流所产生的私人生活的社会化和个体主观意识的重构，可能会使公共领域与私

人空间、安全与隐私、身份认同和社群等概念发生持久性改变。人们的群聚性行为和对实时活动的共

同着迷已经产生出一些迅速组建群体、沟通群体的新模型。将私人生活纳入网络互联环境的诉求史无

前例，个体表达的命运安危未定。如果从科幻的角度大胆推测，集体性思想“物质化”似乎已经离我

们不远。

 



       上文所述对于数字人文意味着什么？首先，当我们需要理解、分析、评价任何技术的社会和文化

意义，说明其价值、危害和发展潜力时，我们自然会将视野投向人文科学。我们主张这一点使得人文

科学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新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文化形态、价值体系和个体生活的不断显现，

正切实地使“人类”变得更有活力，更为分散和多元，甚至是更加脆弱。广义来说，因为数字人文致

力于研究并解释在网络信息时代做一名“人类”意味着什么，它可以将人文科学的外延和相关性大大

拓展，远远超出小众专家的封闭式讨论。数字人文的范围和规模涵盖了广阔的专门化技术和专业学术

交流，但同时也为打破象牙塔壁垒，开启大学与文化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及社区组织等的交流互动

提供了广阔前景。

 

       事实上，将大学理解为象牙塔的思维早已不适用于当下 ——它甚至可能从来就不符合现实。反

之，我们的愿景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灵活可变的、可渗透的、动态且充满活力的智力空间中的一个结

点。（即便是中世纪的大学，也拥有随之兴起的社交生活网络与出版网络，虽然它们的规模不同，而

且以传抄手稿和演讲作为其决定性的传播媒体。）数字人文的社会生活在此智力空间的基础上，使以

下几点成为可能：以合作性著述和设计为特色的网络信息经济；知识的社会生产和传播，基于多样化

和版本持续更新的著述模式，在拓展的公共领域中的积极参与，由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所提供的设

计、分享、评论、批判的平台，以及与知识的积极互动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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